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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我一生中最忙
碌的一年，为《当代》和《中国
作家》分别开设了“乡村风景”
和“瘦蠹斋夜话”专栏，同时也
在《收获》和《人民文学》等杂
志上发表了五六篇散文。出
版了论著《价值与文学》和两
本编著《父亲》和《母亲》。

撰写了十几篇文学评论
文章，其中有两篇论文的字
数突破了我批评写作的历史
记录，一篇是17000字的《星
空下的黑暗与光明——陈彦
〈星空与半棵树〉读札》；另一
篇是 22000 字的《在拯救与
自我救赎中徘徊的白衣骑士
——毕飞宇长篇小说〈欢迎
来到人间〉读札》。还有一篇
是意外的收获，那就是随笔
式的文学评论《面对乡土 如
何选择——从作家对乡土文
学的观念视角谈起》，上了
《新华文摘》第 12 期封面目
录，并全文转载，“人大复印
资料”也转载了。

还有一个缠绕我五年、
开了无数次会议的2000万字
大项目《江苏新文学史》终于
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
了，还意外获得了历史上唯
一的地方性史志的“国家出
版基金资助项目”。

2024年以来，我的生活轨
迹仍然正常运行：出差、开会、
写作、掼蛋。这一个月来还了
不少文债，除了一篇两万多字
的长篇评论外，其余的就是给
文友写的序言。当然还有两
篇散文，付出的代价就是左眼
视力模糊。今年计划出版的
五六本书，其中一本由江苏教
育出版社出版的《扬子江文学
评论“卷首语”手札》这几天就
可以拿到样书了。

对于新年，我没有什么
展望，活着，只要眼睛不瞎就
写，我的写作，就像一个手艺
人那样，不写手就痒痒，而
已，而已。

今年是龙年，也是我的
本命年，从小我就知道，十二
生肖中，这是唯一一个不是
真实存在的物种，飞龙在天，
它是中国历史上皇权的象征
物。那不是平头百姓和一介
书生所应该有的属相，属龙
者便有了一种天然的幸运和
骄傲。于是，在无意识中，我
也喜欢龙型的雕刻艺术品，
砚台、木雕、玉石的雕龙，都
是我的收藏品。但很不喜欢
的年画中的龙图，倒是 1969
年我在水乡大水灾前，看到
的那条高高挂在阴云密布天
空中的黑龙形象，让我在晚
年的回忆中顿悟了——龙也
是可以给人们带来不幸的。
作为一个属龙的人，我祈祷
世界和平，人类免灾。

2023 年，除了编杂志的
日常工作之外，还写了几篇重
读诗经的文章、几篇今年新出
版小说的评论，另外就是出版
了诗集《山中》，写了一两首
诗。希望可以再多写几篇重
读《诗经》的文章，多写几首
诗。至于生活，希望能抽时间
多运动吧，然后就是保持情绪
稳定。

读的书不算多，也没有做
什么年终阅读总结，比较想推
荐的是美国诗人简·赫斯菲尔
德的诗论集《诗的九重门：如
何进入诗歌的心灵世界》，她
把诗歌的思考方式讲得既清
晰又灵动，如果再结合她之前
出版的《十扇窗：伟大的诗歌
如何改变世界》，这两本书大
抵可以回答一般读者对于诗
歌的困惑。另外还想推荐杜
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长篇
小说《狐狸》，阅读《狐狸》有
一种让人久违的阅读快感，杜
布拉夫卡有能力在三言两语
里就把你拖拽入一个世界以
及一个又一个世界。

本命年据说是犯太岁的
年份，就希望自己和大家都身
体健康，平平安安。但另一方
面，我一直觉得本命年是自己
的幸运年，我记得考上研究生
那年就是24岁，又恰逢2000
年，仿佛站在一个新的起点
上。2012 年的时候，我 36
岁，大概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
在吴亮老师的鼓励下，在《上
海文化》杂志上开始撰写文学
批评文章，同样还是在这一
年，我在李庆西老师的鼓励
下，在《书城》连载谈论古典
诗人的《既见君子》系列随
笔，我这两个方向的写作进入
公众领域，我想也就是从这一
年开始的。今年是2024年，
我 48岁，或许也会有一些幸
运的事情发生吧！

说到文学作品中让我印
象深刻的龙的形象，如果恐龙
也算龙的话，那么就是卡尔维
诺写的《恐龙》。

我记得小时候用属相推
算性格还蛮流行的，印象里好
像推算我还推算得比较准，所
以我只能从自己的角度来推
算，可能属龙的会比较喜欢自
由，不仅随和乐观，也有一点
刚强向上之心。龙是十二生
肖里唯一不存在的动物，所
以可能属龙的还需要有一点
想象力，才能够在这个不属于
它的尘世认真地生活下去。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简单，
也很规律。每年上半年自由
写作，下半年秋季开学后在广
西大学教学。关于新一年的
计划，只想多写一点。到了这
个年纪，感觉自己还没有写出
了不起的作品，有点压力。想
写一部让自己真正认可的代
表作。

2023年出版了长篇小说
《秘要》，也在写新长篇。新作
还是一部 70后的成长史，内
容则主要是关于人工智能。
新作将从“人与人的时代”写
到即将到来的“人机时代”。
我很早就关注人工智能技
术。前几年我与作家走走合
作时，发现他用某款软件分析
小说情节的走向，非常准确。
当时我很惊讶。尽管那款软
件不能写作，但阅读的能力是
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如何将
阅读能力转化为写作能力。
构思新的长篇已经多年，所以
现在也有点急迫。2024年肯
定要完成了。

为了新作，2023 年读了
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书籍，包
括科普性读物和小说，比如伊
恩·麦克尤恩的《我这样的机
器》和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
太阳》。但我觉得目前读到的
关于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小
说写得都不够清楚，读得不是
很爽。谈到推荐的书籍，一本
是唐诺的《重读：在咖啡馆遇
见14个作家》，我认为唐诺的
文章智性、感性、识见俱佳，文
笔之好在当代作家中绝对位
列前茅，另一本是张楚的《云
落图》，我读得非常兴奋。

人们当下的状态越来越
“躺平”，对物质的欲望越来越
平和。在阅读日益式微的情
况下，作为一个写作者，还是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回归阅
读。

谈到“龙”，我印象最深的
龙的形象，是小时候看过的一
部动画片——《龙子太郎》。
龙子太郎的妈妈被诅咒变成
了一条恶龙，通过他的努力，
恶龙最终又变回了妈妈。看
这部动画片的时候还是上个
世纪 80年代中期，很多小朋
友围在一台电视机前一起看，
有的小女孩看得眼泪都流下
来了，我当时也很震撼。回忆
起当年，每部电影、电视剧都
会带给人一个全新的世界，现
在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这样
的阅读感受力。

我和我的女儿都属龙，但
差别非常大，我是不太相信属
相的。

刚刚过去的一年，充实而
忙碌。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出版了《王小波传》，在作家
出版社出版了《小陶然》，在译
林出版社出版了《杭州鲁迅先
生》，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了《太湖万物生》。这些
书，有学术著作，有中短篇小
说集，有长篇非虚构文学。当
然，这几本书的缘起，都早于
2023 年，可喜的是，对我来
说，在 2023 年都结了果子。
此外，这一年，我还发表了十
几篇论文、三篇中短篇小说以
及十几篇散文。

时间已经进入 2024 年
了，很快甲辰年也就到了。我
将更加勤奋地读书和学习，预
计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
版一部长篇小说，在百花文艺
出版社出版一部中短篇小说
集，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一
部文学批评集。这些文本内
容，当然也是之前就已经开始
做了，希望龙年能以书本的形
式和读者朋友们见面。还预
计写作一组“太湖故事”的小
说，书写苏州美丽的生态岛，
我这些年一直生活在苏州，对
这里很熟悉，也很有感情，我
跟朋友们开玩笑说，这是我交
给苏州的一份“情书”。还计
划完结“高校知识分子”系列
中篇小说，这十几年来，我工
作和生活的重心都在高校，对
这个圈子比较熟悉。高校不
是象牙塔，它也是社会的一部
分，我对高校的生活有很多思
考，也想通过这组小说表现出
来。已经发表了六七篇，打算
再写几篇，就组成个集子，找
机会出版。

学术研究是我的本行，新
的一年里，我计划围绕当下已
经形成气候的网络文学和当
代中国小说，发表一些相关论
文。

龙年是腾飞之年，也是积
极进取的年份，我属龙，从小
就对龙有着特别的感情。祝
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在龙年风
调雨顺，国泰民安！祝愿所有
属龙的朋友，在龙年龙马精
神，龙行虎步，龙腾虎跃，龙飞
凤舞，不断取得事业的成功，
收获家庭的幸福安康！祝福
《读品》周刊所有的读者朋友，
希望你们关注《读品》，在新的
一年里，读到更多的好书。

2023 年对我来说是比较
忙碌的一年，这一年发表了一
些杂志稿，比如《收获》上的一
篇《奔流到海》，这是一篇优雅
神秘的作品，讲两个身份大相
径庭的男人，在生活里一个神
秘的时段，两个人产生了一次
始料未及的交集，与隐性对
抗。我自己很喜欢。

再有就是筹备和出版了
我的短篇集《纷纷水火》，这是
一个十分有趣的集子，是我在
故事性和文学性两方面进行
突破性创作的一次尝试，我特
意写了一些“好看”的故事，可
能过于“好看”，并且携带某种

“古怪”的基因。
谈到新年的计划和展望，

我是一个全职写作者，写作也
是我想要践行的生活方式、我
观察和体验世界的方式。所
以没有什么硬性的计划，要说
展望，大概也只是继续写作，
以一个写作者的心灵和文字，
同这个世界继续相处，在纷至
沓来、永不停歇的偶然性与必
然性中，寻求一种人性的前行
与探索。

推荐两本 2023 年读过的
书吧，一本是《斯通纳》，这是
美国作家约翰·威廉斯创作的
文学作品，讲一个极其简单，
甚至于有些无趣的大学助理
教授的一生，但实际上十分动
人，读的时候会感受到人类灵
魂中那种普遍的复杂、无奈、
美好与破碎。另一本是社科
类的著作，《矢志不渝：明清时
期的贞女现象》，讲贞女的守
贞、自杀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
风貌的动态关系，很有意思。
作者卢苇菁的思考角度跳出
了既往的窠臼，把那些在贞节
牌坊上风干的、没有面目的

“某某氏”“某某女”，还原为一
个个存活过的人，各有其追
求、挣扎、计算和盲目，让人感
觉到，这的确是在做关于“人”
的研究，而不是搜刮故纸堆。

龙对中国人而言，大概是
比其他生肖更独特的，无论我
们是否在意所谓的文化或传
统，潜意识都多少会受点环境
和氛围的影响。那我就祝大
家像“吸猫吸狗”那样，自然地
吸到一点“龙气”，精神强韧，
体格健壮，能翔也能潜。

关于龙的文学作品，我很
喜欢李贺的诗，他写过一句

“古壁彩虬金贴尾，雨师骑入
秋潭水”，很美，很炫目。关于
龙这个属相，我的印象首先
是，大家赶在这个年份生孩
子，导致我从小到大都是“生
源最多”“竞争最大”的那一
届，真是谢谢我的亲爹妈嘞。

学
者/ 19

5
2

年

2024.2.4
星期日

责编:陈曦
美编:陈恩武 组版：郝莎莎

R E V I E W读品 周刊

大读家B04

2024.2.4
星期日

责编:陈曦
美编:陈恩武 组版：郝莎莎

R E V I E W读品 周刊

大读家B05

可以很猛，也可以很萌；能大能小，能翔也能潜；人们从未见过，其形象却深植于每个中国人脑海中……龙就是这样一种魔性的生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被视为祥瑞之物，中国人崇拜动物，而崇拜到图腾地步的只有龙。十二属相中，唯独龙是虚拟的。属龙的人，多数

属于理想主义者，他们事事追求完美，无论是否可以达到目的，总是热情不减。这种执着，往往对他周围的人产生巨大的感染力，从而形成一
个富有生机和朝气的群体。

甲辰龙年就快到了，让我们听听丁帆、林少华、叶弥、尹学芸、谈波、张定浩、滕肖澜、田耳、房伟、林戈声等10位属龙作家的新春愿景。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垚仟 姜斯佳 陈曦 白雁 王凡

2023年我一个字也没有
译，自1982年研究生毕业从
教从译以来，这还是破天荒
头一遭。

译作倒是出了几本，如川
端康成的《雪国》《伊豆舞女》
和《山雀》以及渡边淳一的
《失乐园》，但都是再版或重
印。另外，自己主编的《日本
文学经典汉译评析》终于出
版了，而成稿也是前一年的
事。这一年忙着自己写东
西。一是为拙译村上长篇精
装新版（最新修订本）重写译
序，十本十篇，每篇七八千
字，计七八万字，几乎等于写
了十篇论文，比重谈恋爱还
不容易。此外还应邀在B站
开文化系列微讲座，每月四
期，每期一两千字。如此写
下来，一年写了十几本稿纸，
就没时间搞翻译了。

对了，去年对我有一件很
重要的事，那就是赖明珠女
士翻译的村上五部长篇小说
出版了。我的“老东家”上海
译文出版社苦口婆心地对我
解释说同时出两种译本，目
的是为了促销，为了“双赢”，
而绝不是对林译的否定。我
也问了村上先生那边。村上
先生颇有君子之风，首先看
重和确认的是“林先生”的感
受，所以后来我的心情还是
较为平静的。心情平静的另
一个原因来自我的自信。所
以不怕和别的译本摆在一起
比较，为之庆幸的时候偶尔
也是有的。

我是初期“50 后”，早已
过了退休的年龄，而承蒙学
校师生厚爱，至今仍未告老
还乡。这不，刚刚接过校长
签署的聘书，要继续工作三
年。

这两三年来又为《新民晚
报》《解放日报》和《今晚报》等
报刊写了一些专栏文章，打算
以《文学有什么用》作为书名
归拢在一起，再搭配《小孤独》
《异乡人》两本旧作出个算是
三卷本的散文系列。同时重
操旧业，把夏目漱石的爱情三
部曲即《三四郎》《从此以后》
《门》中的后两部翻译出来一
并交给青岛出版社。

我对属相没有什么特别
的感觉。或者不如说更倾向
于认为那纯属生命中的一个
偶然，而不是对生命的提示
或规定。属龙的未必腾云驾
雾翻江倒海，一如属鼠的未
必胆小如鼠、属牛的未必气
壮如牛、属马的未必一骑绝
尘、属虎的未必虎虎生威、属
兔的未必动如脱兔……尽管
如此，我还是要祝福属龙的
朋友今年势如蛟龙出海，一
路所向无敌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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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岗位在蓟州，
离大城市有百余公里。蓟州
是个文化古城，历史早于天
津多年。2023年，我踏查了
许多村落，为创作做积累。
此外，分别在《十月》《花城》
《万松浦》发了三部中篇和一
些散文，年底发表于《万松
浦》的《弃供》入选了中国作
家网优选中短篇榜。出了两
本书，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鬼
指根》；还有一本代际作家的
小说集，“中国小说100强”，
我的这本叫《花匠与看门
人》，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
版。《青霉素》在中国台湾出
版，散文集《遍地都是野芹
菜》获冰心文学奖，都是年底
值得欣慰的事。

有几本书会在2024年相
继推出，有长篇，也有心仪的
中篇小说集。新的一年还是
想完成念想中的一些东西，
一些题材在心里存了很久，
有合适的机会释放出来。新
的一年是最新最好的开始，
今年也不例外。

2023年集中读了一些长
篇，有十几部。推荐《流俗
地》和《繁花》。周围有一群
喜欢阅读的朋友，《流俗地》
属于被传阅的，当然，我是第
一个读者。读完会签上名
字，见面讨论，好的书目就愿
意跟朋友分享。《繁花》在手
里放了几年，当初阅读的时
候总觉得上海话是障碍，便
没有读下去。最近看了电视
剧《繁花》，特别感慨，特别想
读小说，就读了。一读就特
别喜欢，那种对事物的描摹
我们在很多作品里是见不到
那种功力的。上海话的腔调
也让人喜欢。管死鱼叫“死
白鱼”，管死虾叫“死弯转”
等，经常看着看着就会停下
来，会心一笑。

读者和书籍有一个彼此
寻找的过程，我在豆瓣上发现
一个读者，他说因为看了《贤
人庄》买齐了我所有的书。其
中有一本《慢慢消失的乡村词
语》，是他一直想写的内容。
诸如此类的事情经常会遇到。

龙年是一个吉祥的年
份。不管是外在还是内涵，或
者，从最近几年的岁月演变，
都该进入到一个平和安稳的
年份。当然这也是我的祈
愿，平和安稳才好读书。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
腾，现实主义作品中很少呈
现。我印象深的都是来自民
间的典故传说。但我对这个
属相还是情有独钟的，而且
契合我的性格、行为和思维
方式。很多人迷信星座，其
实属性也可以作为一种民俗
文化，值得好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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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的生活简单且规
律：看书、写作、散步。2023
年，我主要的工作是出版了一
部短篇小说集——《大胆使用
了绿色》，同时在写一部新的
长篇。我设想中这部长篇是
复杂且好看的，但还要写得朴
素一点、有生活气息一点，反
正尽量写得好一点，不知道能
不能做到。2023年还去了两
次南京，一次是为了我的新书
宣传，另一次是参加韩东的新
书和曹寇的新书活动，也见了
很多南京的老朋友。

2023 年开始写长篇，读
的书就少了，但读的都是特别
好的，想隆重推荐给读者。我
觉得这几部短篇小说集收录
的小说都达到了中国短篇小
说的巅峰。韩东的《幽暗》和
《狼踪》，这两本小说篇篇都
是高标准的，而且非常有现代
性，充满了真正的短篇技巧，
同时又很朴素。郑在欢再版
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我
特别喜欢这部小说，只有天才
才能写出这样的小说，他一点
也不浮夸，一点也不浮躁，写
的就是他本人的经历，但没有
陷在自己痛苦的童年记忆中，
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给人一
种明朗的充满希望的感觉。
顾湘的《老实好人》，这本小
说集好到我都舍不得一下子
全部看完，我每天就看一点。
我觉得中国很多作家对小说
的认知都没有达到顾湘的高
度，写出来的作品也达不到顾
湘那种极致、微妙的美。还有
一本曹寇的《鸭镇往事》，在
曹寇特有的调子上有新拓展。

小时候，我一直因为自己
属龙感到骄傲和幸运，龙的形
象好像是十二生肖里面最厉
害的，觉得属鼠、属羊、属猪
都没有属龙好。但在文学作
品中，似乎没有什么让我印象
深刻的龙的形象，能够想起来
的只有《西游记》里面孙悟空
去找老龙王借金箍棒的那一
段，这个龙王形象不怎么样。
其他文学作品中，龙的形象塑
造得光明正大的好像也不
多。接受了这次采访，我在想
是不是要让新长篇里面的人
物属龙比较好。

我自己是个没什么仪式
感的人，平常的日子就这么
过，人生不要被人为的时间分
割。过好每一天，积少成多，
就是过好每一年了。但又是
一年本命年，我还是有一点百
感交集，这也不是一句话、两
句话能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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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我出了一本长篇
《不老》，写得有点累，因为它
要经过一些采访、搜集资料
等，所以2023年我基本上都在
调整。一共出了三本中短篇小
说集，其中两本同名，都是《香
炉山》，一本是今年一月百花文
艺出版社刚出的，另一本是去
年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
的，还有一本是《成长如蜕》。
写了两个短篇小说，《生活链》
发表在《上海文学》，这篇被《扬
子江文学评论》的2023年度文
学排行榜排进去了，另一篇准
备在《小说月报》原创版发表。
同时还在整理一本散文集，已
经跟河南文艺出版社签了合
同，但时间实在不够用，因为
我家里还有狗狗猫猫，还要种
地种花，还要开会，还有家里
老人生病，这个年纪真的是觉
得时间太宝贵了。

我的写作计划一般都是三
年一计划，2024 年、2025 年、
2026年，这三年要写一个新的
长篇小说，主要还是跟我们江
南的土地和人有关，大约二十
四五万字，2024年过了春节以
后准备开始动工。可能当中
还要插三个短篇小说，还要出
一本散文集，三年基本上也比
较满了。

我跟我儿子都是属龙的。
我们中国人对龙还是比较喜
欢的，我们也自称为龙的后
裔、龙的子孙。龙也是比较吉
祥的虚拟动物，在我们中国人
心目中它是有力量的一个象
征。一些有关“龙”的成语都
是比较喜庆的，像“龙腾虎跃”

“龙飞凤舞”等。有时候觉得
它已经不是虚构的了，在我们
的生活当中能寻找到很多它
的痕迹。

2023年总体上我觉得还算
平静，因为从疫情开始到结束
也有个调整的阶段。这几年大
家也经历了很多的事，一方面
在调整，另一方面也在展望，我
当然希望2024年有更好的生
活、更好的状态。

像我今年已经60岁了，健
康对我们来讲是特别值得关
注的，希望年轻人也一样。年
轻人的压力更重，不管怎么
样，我希望大家过得快乐一
点，多从自身考虑，多关注一
下自己的健康，过好自己的小
日子，这都是“没出息”的话，
但很实在。注重自己的身心
健康，特别是心理健康，这样
才能有一个长远的发展。

我们的未来总归会越来越
好，希望龙年有一个好的腾飞。

2023 年，我完成了一部
新的长篇小说，名字叫《平
衡》。我曾经在机场工作过
一段时间，当时的工种就叫
载重平衡，所以我把平衡作
为小说的名字。一是因为主
人公，他做的跟这个平衡工
作有关，另一方面也写他对
人生的一种平衡。就是这样
一个经验丰富的平衡员，在
生活当中，在爱情上、工作
上、待人接物上，遭遇了各种
不平衡，而他不断地想寻求
一种左右平衡。我想写的就
是这样一种状态，可能在别
人看来是很荒唐的，但就他
自己而言，又另有逻辑。

我这个长篇差不多断断
续续写了4年。写法上和之前
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写《城
中之城》和《心居》，这两本小
说更多是题材上的不同，一个
偏职场，一个偏日常生活。《平
衡》写的也算日常生活，但和
《心居》那种相对比较传统的
写法不一样，我采取了“梦里
梦外”的写法，梦境和现实有
相互推进、相互制衡的关系。
读者们2024年应该可以看到
这个作品。

我不会像有些作家朋友
那样，白天可能不写，晚上熬
个夜，一天可以写很多，我完
全就像一个朝九晚五坐办公
室的，到了那个点我就很自然
地在电脑前面坐下了。文思
泉涌也好，写不出来也好，每
天我写作的字数其实都差不
多，一天大概写几百字到一千
字，但我会保证自己一直在
写。只要坐在那边写，我就会
觉得很踏实。因为我写东西
特别慢，所以每次写完一本小
说都会有一种特别爽的感
觉。我不是一个特别会给自
己压力的人，不会想着一部作
品要有怎样的反响，纯粹是从
写作本身来考虑的。像《平
衡》肯定不是属于我的舒适圈
的写作方法，尝试一种新的写
作风格，本身带给我的快乐已
经很多了。

龙年就要到了，其实也谈
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期待，我
就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好好
写、认真写。写了这么多年，
我一直会提醒自己，每一次
写作都把自己当成是新手，
任何一个细节在技术处理上
都像第一次那样去全力以
赴，而不是靠一些经验，我希
望每一次写作都是战战兢兢
的。

不光是龙年，到了 50 岁
60岁，我也希望自己一直能
有新手作者的那种对写作的
敬畏心。也希望读者朋友们
身体健健康康，顺顺利利，希
望一切都慢慢地回到正轨。


